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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公那儿归来后，一种从
未有过的闲寂，还有难以言喻的
空虚、不知缘由的衰弱感，几乎让
舒莞屏卧床不起。他用尽全身力
气让自己振作，长时间埋首冷大
人交与的译事，害怕苍凉的心绪
泛滥起来。他好像有点心不由己
地使用另一种目光审视冷大人这

份心血之作，陷入格外费解和困
惑的境地，就像面对世外玄学一
样茫然，无法寻觅一丝清晰的端
倪。再回看以前译出的部分，实在
蹩脚，虚词敷衍甚多。洋语与汉文
的重要差异即在于能指所指界限
分明，不可随性夸大。而这些要害

恰为译笔的最大缺失。这当然远
不止是功力未逮，而是附和与迁
就、急于推进的躁性所致。一种前
所未有的棘手感，还有明显的厌
烦，让他出了一头冷汗。

他和憨儿去了沙岗下的辅成
院。没有马上见提调大人，而是看
望了那位老星象师。没有具体的

问询和请益，只是好奇。老人正在
阁楼忙着什么，得知总教习大人
来了，腿脚利落踏级而下。老人递
来苍黑多垢的茶盏，说：“大人，紫
微星格位不彰，隐忧不畅，郁郁
然。”说着俯在耳边：“我昨夜还为
万玉大公悬着一颗心哩。”舒莞屏
心头一栗：“啊，为何？”老人睁大

枯目：“北海炮战，河东拒敌，不得
一日安稳哉！直到豪雨骤降，呜

呼！”舒莞屏脸色煞白，一直望向
别处。

路过银库门口，舒莞屏瞥了
一眼，见老匠师伏在案前。他放轻
脚步，去提调大人当值处。小棉玉
一脸欣喜：“我刚从副都统那儿回
来，一眼看到了你的马。”“提调可

好？”“忙碌庆典呢。唯恐不得周
全。原定大公亲手为两个都尉颁
发功牌，副都统说大公雨夜着凉，

由冷大人代颁。”舒莞屏叹一口

气。小棉玉一对杏核眼眨着：“海
战并未打起来，可是统领炮台和进
驻浪荡岛的两个都尉都获功牌。
我们这儿很久没有大捷了。”她抿
抿嘴，鼻中沟拉得更长：“功牌也
就罢了，想不到他们还得更大赏
赐。”

原来两位副都尉会在庆典当

日度过洞房花烛之夜。“新娘由将
军许配，一个是大户人家小妾，另
一个是山里孩子。小妾哭闹几天，
山里女孩才十六岁，瘦得像柴
棒。”小棉玉愤愤。舒莞屏大惊：
“赏赐女子？捕蜇场的头领所言不
虚？”“将军做媒，大人应允，也只

能这样了。”“哪个大人？”“我也不
知。”

回到住处，舒莞屏无心用餐。
一直挨到天黑，再等午夜。他不知
见到冷大人会说些什么。夜里九
时，他叩响了瘦削青年的门。“啊！
大人起床晚了些，正用餐呢。”舒
莞屏回到居室，把案上那叠译文看

了看，揣入衣中。过了一会儿，叩
门声响了，是瘦削青年。
“我的总教习大人！”冷大人

面带微笑，一如往日。“大人，我想
请您在空闲时看几眼拙译。因太
过深奥，只怕不得门径。”冷霖渡
看着案上的厚厚一叠，像盯视一
件陌生之物，又抬头看对方。舒莞

屏不知该怎样将话题转向庆典。

好在冷大人首先提到了即将开始
的盛事：“这是值得欢庆的。嗯，我
们那天要鸣放礼炮。”
“大人，听说那两个都尉获颁

功牌，还赏赐两位女子。”冷霖渡
不悦：“赏赐？有这样的事？”舒莞
屏声音颤抖：“女子是将军们送来
的。”冷霖渡愤愤然：“那也要两情

相悦才可！”“可是，”舒莞屏不得
不指出：“两个女子一直啼哭，其
中一个是用绳子拴来的。”冷霖渡
摇动下巴：“那是大户人家的小
妾。详情未知，听说女子许配都
尉，个个欣然。”

舒莞屏还想说到那个女工，

因为沮丧，只好缄口。他记得从猎
营归来时言及此类，冷大人也是断
然否定的。对方目光落在那叠译
文上，这意味着不快的话题该结束
了。大人双手拢住温热的杯子：
“我一直挂记大公。她操劳太甚。
这一场周旋尽管没有损兵折将，
可投入人力也是空前的。想想看，

河东胶着，北海战舰，难免让人首
尾难顾。”冷大人剔着发际，微微
点头，说下去：“公子，大公何等从
容！她在急迫的日子里一直安坐
行营，会见将军，可谓‘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舒莞屏仰
脸看着他，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
冷大人长舒一口气：“好了，我们

从现在开始，会有一些从容的日

子。许多事情也该从头做起了。”
舒莞屏从冷大人那里回来，

直到凌晨仍无睡意。他和憨儿谈
起即将举行的盛典，说：“听说那
两个女子一直泣哭。”憨儿对两位
都尉并无兴趣，说：“将军婚配
时，女子也是哭号的，那还是国师
和大公为媒呢！”“大人认识这些

女子？”憨儿摇头：“有大户人家
的，也有浪荡岛的，反正都是模样
好的。”

舒莞屏和憨儿差点错过一场
典礼。他们听到礼炮匆匆赶去，发
现训场来人甚多，除了兵士和府上
的人，还有附近百姓。大公未至，

冷大人为两个都尉颁下功牌。仪式
时间不长，婚礼移到厅堂，一些人
热热闹闹跟上去。小棉玉穿了红
衣，胸部别了一束小花，是今天的
司仪。新娘从一旁搀出，一袭红
衣。全场人都盯住她们。

冷大人说了吉祥话，先是颂
扬大公，而后夸赞二位都尉。舒莞

屏看到两个新郎面色苍苍，窄额，
一对小眼睛蹙在一起。两双笨拙的
手揭开新娘盖头，全场发出“啊”
的一声。一位三十多岁，微胖，眉
眼疏朗；另一位瘦小，身体战抖，
伴娘不得不用力搀住。两位女子的
眼睛全是浮肿的。

（未完待续）

安北斗说：“老温这人我知道，也是说气话。他
跟你其实没啥，说是告你、告南归雁、告王书记，也

是为了让你们加大力度，帮他把案破了。那是个老
实人，并不想闹搅，人家磨坊生意不错，要不是为一
口气，谁愿意这样瞎折腾呢？”
“他那倒是些啥事嘛！还有房子让人扒了的；人

被打瘫痪在床的；媳妇被拐了、娃被卖了的……你
说哪头轻哪头重？你不到派出所不知道，好事都在
你们镇上堆着，在喇叭电视里喊着。一镇一乡的瞎

瞎事都在我这里攒着。有些案，你就得加大力度破。
他这，就是等着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事。你说昨晚金
鱼沟丢的这个娃娃事大不？两口子出去打工了，爷
爷奶奶都要撞墙、上吊，这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
个烂罐罐倒胡搅和啥？”
“那你说他真去北京了咋办？”
“让他去么！他推钢磨、压面挣了钱，旅游消费

去，你管那淡闲事干啥！”

“何所，别说气话，这毕竟是省上督办的案子，
得给上面一个交代呀！”
“那你说咋办？我把这一伙瞎瞎垂子都放下，让

丢娃的老汉老婆上吊去？所里几个人都派去把温存
罐跟上、哄上，再找头奶牛，一天把奶也给他咂上？”

安北斗扑哧笑了，说：“何所，不是这个意思，我
是说，你看能不能想些办法，把案子推进一下，尤其
是看能不能让孙铁锤把那半棵树的钱先赔了再

说？”
“凭啥？孙铁锤不承认，派出所没证据，凭啥让

人家赔树？”
“都分析是孙铁锤干的。我也觉得这半棵树他

孙铁锤脱不了干系。何所你有威望，孙铁锤怯火你，
也听你话，你就出面做做工作，让他给老温下个话，
哪怕是牙花子的事，总得推进一下嘛！别刺激得鸡

飞狗跳的。北斗镇本来就落在人后了，再在全国扬
些臭名，只怕永远都翻不起身了。”

何首魁听到这里，突然站起来说：“安北斗，你
啥意思？好像是我护着孙铁锤？你都看出这棵树孙
铁锤脱不了干系，我是包庇犯，与孙狼狈为奸了是
吧？”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我还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北斗村早有人放话，

说我跟孙铁锤穿着连裆裤，以为我没听见？他温存
罐闹上天闹下地，还是那话：没证据我不能给他捏
一个。要都凭猪脑子想象一番，就能揪出个罪犯来，
还要我何首魁干啥？要派出所干啥？弄一帮皮干鬼，
划着拳、喝着酒就把案破了么，还嫌我不该到孙家
吃饭，说是把温如风气走了，你不也去吃了吗？人家
三番五次地请，能不去？我说过，我到哪里去，都不
能排除那不是一种侦查手段，包括赌窟淫窝。你给

他捎话，就说我还会到孙家吃去，爱走让他跑快
些！”

安北斗急忙说：“何所，千万不敢再刺激了，你
要说去孙家吃饭，是一种侦查手段，我倒是可以转
达给他。”
“不用，人家请春客，我就是去吃饭，犯不着给

他下这没厘头的话。我干什么也不用给他汇报。他

那点破事，我还顾不上！”何首魁说完，脸一拉下就
要出门。

他又一把拽住说：“何所，何所，老温的事你还
真得上点心，我也不想弄这黏牙事，可不行么。”

何首魁无奈地应承了一声：“知道了。”
这时只听院子里叫驴用警棍把一棵白杨树抽

得啪啪直响：“你狗日还不老实，想逃哩？再在手铐
上胡踅摸，小心我把你五个指头全掰了喂狗！”

安北斗就顺便又提醒了一句：“何所，再没人了
吗，老用叫驴？”
“那你来。叫驴一分钱不要，日夜跟着撵人、逮

人、当看守，就图了个风光。你要再能提供这样的人
了，派出所举双手欢迎！就这警力，就这财力，你当
所长看能雇几个英雄模范了，算你能！”说完何首魁
一脚跨出门去，把叫驴骂了一顿：“把警棍放下！胡
戳啥呢？”

安北斗离开派出所大院时，只听天边滚过一阵
雷声。春雷一声震天响，好像是个好词。可在北斗镇
又有说法：春天打雷不吉利，多半有啥事要发生。

只见黄昏中的阳山冠垴上还有闪电，抽扯得渐
渐昏暗的天幕上都有了裂缝。

他好久没回过家了，得回去看看杨艳梅和安
妮。

杨艳梅就住在卫生院里，晚上这里基本没人。
尤其是春天，都忙，有点病也舍不得来看。有大病
的，都上县了。因此，天刚一暗，院子就黑咕隆咚的
显得有些阴森。前院子是门诊、药房和两间住院病
房，职工都住在后院。说是一个卫生院，其实也就两
个医生、两个护士，外带一个药剂师兼会计。住房倒
是宽展，他在镇政府分了一间，杨艳梅在这儿还有
一个休息的地方。平常他不回来，她就住医院里，有

时值夜班也方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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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阳也想到了那些武侠小
说。母亲把打火机递给他时，他也
才逐渐回过神来。几年不见，母亲
神秘的招数好像更多了。

初医生老婆说：“平常多活
动。多和家人在一起。少生气少发

火，慢慢就会好一些。”
齐苏红连忙感谢，摇晃几下

身体，果然觉得轻松许多。
交心的声音突然放大了。易

培卿从藤椅上站起来。鲁局长说：
“房主任、齐主任，你们过来一
下。”看样子还是没谈拢。

初医生老婆看着齐苏红的背
影，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你这
个朋友，寒气重倒次要，要命的是
她戾气重，只用我这法子调理是
没法根除的。这是性格上的问题，
心病，还得让吕冬多帮帮，自家人
才是最好的医生。”

这番话初平阳完全听不懂，

他不知道那蓝色的小火苗到底是
个什么东西。一点就着，他真担心
烧着齐苏红。

站着的易培卿又坐下了，他

在自己眼前把两只手像蒲扇一样
摇，扯着嗓门说：“不搬，坚决不
搬！你们把我埋在这里吧！”

所有人都围到他们跟前。鲁
局长坐着，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
了，微笑早变了形，像剪好了临时
贴在脸上的，因为仓促贴错了位
置；左手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他
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搬。不搬。”他说，“好。”然后
站起来说，“小顾，你们几位先起

草一个报告，我审定后上报给佟局
长和市领导，准备拆教堂。”
“真拆啊？”顾科长说，“那是

文物。”
“就是个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鲁局长说，“不拆早晚也得倒
掉，都歪成了那样了。没办法。就

这样吧。”
“教堂不能拆。”初平阳说。
所有人都看他。鲁局长笑笑

说：“你倒给我说说，为什么不能
拆？是整个淮海市的发展和五年
规划重要，还是一座荒废的危房
重要？”
“反正不能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都是文
化人，知道每一处文物要是没了就
不会再有了。”鲁局长走过去拍初
平阳的肩膀，“可是没办法，上面
的指示我们都得服从。纪念馆的
二期工程眼见着要上马。走吧，让
易老哥好好写作。”他跟初平阳握

了手，也勉为其难地跟易培卿握了
手。一行人向门外走。

“要拆什么时候拆？”初平阳
在身后问。

城建局房主任回头答：“报告
批了就拆。一周吧。”

初平阳觉得自己有点乱，尽
管站在原地没动，已经觉得自己在
转圈子了。这几年每次遇到重大
的事情，他站在原地或者坐着不动

时，总感觉还有一个自己正在他待
的地方像拉磨的毛驴一样不停地

转圈子。
齐苏红出了院子又回来，和

初医生老婆告了别，然后走到初

平阳旁边，说：“忘了跟你说，吕冬
他，进三院了。听说你们家的房子
要卖？”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来真的要卖房

子？”
“我是说，你刚才说吕冬怎么

了？”

“进精神病院了。”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朋友通知我，这一次活动地

点在西直门外大街的一幢居民楼

里，我提前十分钟到。沙发、椅子

和地板上已经坐了十三个人，唯

一让我感到回忆之沉重的，是大

部分人都叼着香烟。接下来十分

钟里，陆续来了另外八个人。这是

“回忆者俱乐部”的常规活动，每

月一次。大家在 QQ 群里提前约
好，时间、地点、聊天内容和主讲

人。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我第一次

来，加上我，一共二十三人。朋友

给我的资料显示，这个俱乐部里，

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二十七

岁；这个晚上的活动者，算上我，

平均年龄三十五岁。

你可能从没听说过“回忆者

俱乐部”。我也是一周前刚知道。

不是官方社团，也不是非法组织，

就是一帮年龄相近的人凑一起，

交流、活动，比如聊天、远足、卡拉

OK 等，但核心的志趣相同，都喜
欢没事往回看，就是所谓的“回

忆”。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

群热爱回忆的人，为了方便传递

聚会消息，召集人给这个集体冠

名“回忆者俱乐部”。该俱乐部从

不公开招新，也没有起草过入会

规则和启事，不存在级别和职称，

完全是朋友间的口耳相传，有兴

趣就过来，场所轮流坐庄，AA 制。
刚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俱乐部，还

以为是一帮老同志在玩，就跟小区

里的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里凑成一

个合唱团，每晚高唱革命歌曲那

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是，他

们大部分三十来岁，我们是同一代

人。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我想去

看看。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回忆

往事的好年龄。

———多大才是回忆的好时候？

昨天晚上，我与旁边一个三

十一岁的兄弟谈及我的疑惑，他如

此反问。是啊，多大才算回忆的好

时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断定三

十来岁绝不是个好时候。以我浅陋

的见识，正是成家立业的多事之

秋，哪有工夫对着过去抒情。有哥

们儿说过句粗话：真他妈忙，性生

活都忘了。可能夸张了点，但话歪

理正。这个三十一岁的兄弟在某时

尚杂志工作，一身纤巧的休闲西

装，留莫西干头，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要小四岁。但是，他说，他是个

回忆爱好者。世界很大，匪夷所思

的爱好者很多，比如集梦爱好者，

比如外星人爱好者，比如鬼片爱好

者和笔仙爱好者。回忆爱好者还是

头一回听说。

———我们都是回忆爱好者。

时髦的莫西干人一挥手，把现场的

二十二个人，以及有事不能来的同

志全代表了。他说，哥们儿，没准

你也是。

———我不是。我很肯定。

———别板上钉钉。你不是只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年龄，还有

人不擅长回忆？即使你不喜欢、不

乐意，你也将被迫回忆。“被迫”，

记住我用的这个词。

他比我小，言之凿凿、居高临

下的口气我不喜欢。我很想告诉

他：我就不是，怎么了？但是灯暗

下去，主讲者的回忆开始了。

（未完待续）


